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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城春水
一树繁花
春秋辗转年轮四季
光阴若水禅意释然
水墨青花时间煮雨
韶华渐远佛缘淡悟
素颜清裳红尘浅行

2
折一研素墨文字
刻在季节的阡陌里
携一抹恬淡于时光深处
任红尘滚滚静守一份清宁
煮一壶往昔渡半生佛缘
念菩提一遍遍
阅年轮一篇篇
岁月阑珊缘来缘散
红尘一路芳华刹那
守一寸光阴淡如菊素如简
春来不媚，秋去不忧
心留空白浅释人生风景
指尖流淌的阳光温暖了记忆
生命留白处淡泊致远

3
摒弃红尘纷扰
给心灵留半亩桃源
揽一份禅意入怀
与流年对话与时光轻语
邀明月作伴约清风为邻
手捧书卷半盏清茶
观人生沧海
读人间万象
一笑一尘缘
一念一清净
百转千回梵音空灵
一声佛号一句禅语
不言沧桑不诉离殇
不怨卑微不争哗宠
年华静好此生不负

时光若水依心而行
生命若水止于至善

4
走一段路看一程风景
一场旅途一次修行
苍山如海江湖远
拈花一笑醉流年
云水禅音穿尘过
几缕淡泊铅华洗尽
草木一般闲
风吹雨成花
寒露霜重守心自暖
情不弃
时光温暖
爱不离
岁月不寒
心无澜
清净如泉
梦不变
静守芊芊素心
让生活留白
多一份睿智
让心如莲浅淡清欢

渔火

一朵渔火，细碎柔软的光
足够丈量，一个昼夜的长度
足够将黑夜燃毁、吞尽，迎来黎明

渔火，是人间的
把人间柴米油盐
刻在潮声与浪喧里
渔火又是一个羁旅者
在视线难以逾越的远方
它执意寂寞，即使遍体伤痕

渔火如风，呼呼吹响岁月风尘
一如飘在暮色深处的那张橹
在水中数写前世今生

泛舟百里，渔人用一生的长度走过
潮起潮落间，归隐了那一抹沧桑

的轨迹
渔火阑珊处，倒影斑驳
渔人梦里春秋几度

夜渡的渔火，“连家”的船
轻舟飘过，墨色荒茫
一张张密绵的渔网
把多少寒暑筛洗
一弯弯风尘皱褶
留下海上“浮家泛宅”的痕迹
一首首疍家渔歌
阅遍涛声里的岁月

被风吹皱的记忆
渔火悄然滑过
有些暖，有些苦涩
风吹十里，渔火远了那个夏夜
那些跳跃的温暖，星星点点

寻觅

去采集荒原野卉
去翻捡海滩贝壳
去寻觅诗人的足迹
去追回抛弃的记忆
披星戴月的奔波
只想寻找那迷失的方向

路，何处是头是尾
路，何处是始是终
多少人归了来归
多少人归了未归

小船，请把我
带到海的最蓝处
我要看——

海有多深

禅意人禅意人生生((外二首外二首))
□ 杨承志

不是柔顺的丝绸，不是柳梢的
耳语

是沙琅江的风
粗粝，坦荡，带着两岸黑黝的体温
与河水深处，亘古的咸腥

从出海口溯流而上
鼓荡着
卷起铁锈船身的呜咽
在粗粝的缆绳上
打出低沉的呼哨

吹过荔树林的顶端
绿色的浪潮翻涌不息
沙沙——沙沙——
将阳光搅碎，扬成燥热的金粉

洒落，在滚烫的沙岸

裹挟着渔汛的消息
像无形的信使
撞开每一扇临水的窗棂
带来鱼鳞的微光
和炊烟咸涩的问候

熨烫着灼热的下午
像一块巨大的，刚离开炉火的铁毡
在田野、水塘、屋顶上
沉重地喘息
直至——
撬开积雨云层的闸门
倾倒天河滚烫的银钉

把盐粒撒在孩子的嘴唇
把咸湿的记忆楔进船的龙骨
不诉柔情，不懂徘徊
只管呼啸
卷着河水的土腥，草木的汁液
卷着日头的暴烈，云雨的雷霆
以一种原始未驯的野性
鼓胀着船帆，也将渔火
揉碎在暗涌不息的江心

是沙琅江粗重的呼吸
是这片水土
永不沉默的
灵魂回声

沙琅江的风
□ 叶进雄

三月三，上春山。王母摆下
蟠桃宴，五湖四海会神仙。

神仙当然没得会，会会老同
学还是可以的。

郭强、郑光明，还有我，十点
不到，就都把车停在不老泉旁的
松树下，从后备箱里往外拿酒，拿
肉，拿菜，拿烧烤炉。

郭强用喷火枪点着木炭，呲，
又意犹未尽地点了根烟，“科技发
展，生活是方便了哈。北海，你还
记得不？当年咱们烤地瓜，光生
火就折腾了半天。”

“哪能不记得，那天下雨了
嘛。”

郑光明不乐意了，“你问他？
他怎么会记得？那天他和亮子晌
午头才来，来了就吃现成的。是
我捡的柴火，湿漉漉的，点不着。”

“是吗？”我揉揉太阳穴，“三
月三，浮烟山赶庙会，路上挤得人
山人海。我记得跟亮子绕来绕
去，从一条小路爬上来的，结果弄
得两腿全是泥，鞋都掉了。可你
说柴火点不着，我怎么印象这么
深呢？”

郭强拍了拍郑光明，“那还用
问？哪回聚会，咱家‘锃光明’不
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抖搂一遍？
听得多了，记忆混乱，身临其境了
呗。光明，把你车上的东西搬下
来，去接亮子，今天给他换春衫，
去去晦气。我和北海生火烧烤，
也让你吃顿现成的。”推搡着把他
撵走了。

我还在想生火的事儿。
郭强说得对，记忆是个很脆

弱的东西，稍不留神，就会碎掉；
碎了，再怎么修补，也很难恢复原
貌。我们这帮生猛的侠义少年，
转眼都已年过四十，记忆占生命
一大半了，怎么能任由它肆意破
碎呢？

“你知道我和亮子为什么迟
到么？”

我尽量让语气平静一些，把
这件事讲清楚。

“咱们约好了，三月三，上春

山，一起来野炊。可那天一早下
雨，我犹豫着来还是不来。亮子
就来家里喊我，说早知道你这家
伙意志不坚定，不拽一把，准黄
了。谁想刚要出门，雨竟然停了，
一路上桃红柳绿，空气清新，别提
多惬意了。唯一要留神的，就是
顺着路边的草丛走。那时咱们镇
上都是土路，沾点雨雪就是泥，根
本下不去脚。”

郭强皱了皱眉，都是从那个
年代过来的，谁没受过这茬儿罪
呢。

“我跟亮子一边爬山一边砸
牙，说些不着四六的胡话。然后
就看见一个老头骑着一辆三轮
车，陷进泥里了。他下来推车，泥
疙瘩早把车圈糊住，哪里推得
动？来回折腾，两只脚也陷进去
了。看见我俩，他瞅了一眼，眼神
里透着求助的意味。”

唉，我叹了一口气。那时候
刚脱下棉衣，换了身轻便衣裳，又
刚下过雨，神清气爽的，真不想过
去推车，沾两脚泥呀。我就当没
看见，顺着路边的草丛走了。接
下来我和亮子都不说话，也不笑
了。等走到庙会街，虽然人山人
海，卖什么的都有，可我就是提不
起兴致来。回头想想，那老头车
上拉着一车货，大概是想趁着庙
会卖出去，换些生活费。现在卖
不成了。这时，亮子说话了。他
说刚才应该帮那老头推车来着。
这不跟我想一块去了吗？我说那
还等什么？我俩掉头就往回走，
也顾不上草不草、泥不泥的。

“可惜呀。等我们跑回去，老
头不在那了。只留下深深的车
辙，和两个深陷的脚印。也不知
道是有人帮忙，推上山去了，还是
彻底放弃，掉头回家了。我和亮
子懒得逛庙会，顺着小路绕来绕
去，三月三，换春衫，结果还是一
身泥。”

郭强嘴上的烟灰断下来，掉
到烤肉上了。他连忙吹吹打打，
挽救那串烤肉。“说实话，咱们哥

儿四个，亮子混得最差，要关系没
关系，要事业没事业，要钱没钱，
还进去了；可他又是最仗义的，不
论你有什么事，装修，搬家，哪怕
是约架呢，一个电话，他准来。这
么说起来，可能跟这事有关。”

我揉揉眼眶，把泪收回去。
“不瞒你说，亮子出事前，来找

过我。说他娘生病欠了不少钱，人
家油漆泼到门上来了。问我能不
能周转一下。其实我手里有一笔
钱，惦记着上套新设备，就没松
嘴。没想到第二天他跟讨债的起
冲突，把人给捅了。后来他娘住
院，动手术，咱们都没少出力，可到
底没让他娘俩见上一面。想想，难
受呀。现在亮子出来了，可他娘没
了，老婆带着孩子改嫁，家也不在
了。今天我得问问他，想干点啥？
摆摊，开店，买辆车拉货，需要多少
钱，我都给他垫上。”

郭强把掐下的菜根扔掉，“凭
啥你都垫上？显你有钱吗？幸亏

‘锃光明’不在，否则又得喷你。
咱哥们儿有一个算一个，见者有
份儿！”

我说：“行，咱三个平摊。”
“这才对嘛。当年吃完烤地

瓜，咱们围着山跑了一圈，怎么说
的？谁也别落下！”

是呀。当年我们指点江山，
畅想未来，漫山遍野跑得鞋都丢
了，始终手挽着手，谁都没落下。

嘀嘀——
郑光明的宝马顺着山路开过

来了。
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公路通

到家门口，浮烟山也修了两条盘
山路，再也不用受那泥泞之苦了。

郑光明下车招招手，把亮子
喊下来。他剃着小平头，换了身
新衣服，虽还有些拘谨，却也冲我
们笑了笑，依旧是一副憨厚相。

郑光明喊了“一二三”，按照
约定，我们把手笼在嘴上，一起喊
起来：

“三月三，换春衫。红了桃花
绿了柳，东风一夜换新颜。”

小小说 三月三，换春衫
□ 叶北海

绚烂多彩的三角梅
□柯姬 摄

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盘
旋，就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一会
儿隐没在谷底，一会儿腾跃在波尖
上，慢慢地向着大“海”深处颠簸。

好不容易，终于选择了一处稍
为平缓的地方停了下来，还未等我
下车，朋友说：“你不是很爱竹子
吗？今天就带你来看看竹海，怎么
样？”

哎哟，真感谢朋友的理解，我的
确爱竹，虽不像苏东坡爱竹爱到前
无古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
竹”的地步，但也视竹为伙伴，为朋
友。为弥补居住环境全无竹影的缺
憾，我特意将一帧竹海的照片设置
为微信的头像，希望天天能有竹陪
伴。

走出车门，纵目环顾，极目俯
瞰，哟，真广阔哪！苍竹茫茫，层峦
叠翠。翠色顺着山峦地势连绵起
伏。翠山简直成了绿海！微风拂
来，一望无际的青翠犹如大海中的
绿波，轻漾在海面之上，恰如一道道
绿色的波痕，轻轻地向前移动。突
然，一场雷雨不期而至，强大的山风
掠过海面，绿痕变成绿浪。绿浪匍
匐翻腾，涛声怒吼；那声威似滚滚洪
流，气势磅礴；似千军万马，波澜壮
阔。那情景，那壮观的画面令我精
神振奋，胸怀洒脱，心生豪迈！

雨过天晴，山路湿滑，但我们仍
然深入竹海腹地，欣赏雨后竹海的
奇观。

最奇妙的算是竹叶和水珠了。
因为雨水的冲洗，洗尽了叶面上的
尘埃，一扫暗黄的色彩，呈现出娇翠
欲滴之态，尽显蓬勃生机。躺在叶
面上的雨珠，晶莹清亮，折射出如珍
珠般的光芒，缓缓地向下滑动，悬在
叶尖上，亮光如闪。突然，被风儿轻
轻一推，像打了个趔趄似的，晃动了
几下，倏地向下坠去，在这翠绿得幽
暗的林子里划出一丝亮丽的光线。
微风轻吹，无数叶子抖动，万千珠
子如天女散花般飘散坠落，在这昏
暗的林子里盈盈闪闪，仿佛晚上天
地之间的萤光闪烁，又似夜幕下碧
海里的帆灯熠亮，瞬间，整个林子
竹光斑驳。 雨虽然停了，但还有雨
珠顺着竹竿滑下，停在节子上垂
挂着。夏雨过后的林外偶尔阳光
灿烂，阳光从交相重叠的竹枝翠叶
的缝隙中漏下，形成了一缕缕光
线，光线触碰到竹节上的水珠，折

出一面面小小的光镜，时有微风，
竹影婆娑，林内有无数光镜交叉映
射，一时间，林间成了舞厅：“灯光”
在摇晃，叶子在笙歌，竹影在跳舞，
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动感与活力
的世界！

深入竹林，眼前是一片清幽的
世界。深幽绝尘的林子里弥漫着竹
叶的清香，让你神清气爽，胸怀敞
开。我闭上眼睛，享受这大自然给
予的恩赐。瞬间，感觉到这世界的
一切完全遁迹隐形，唯有自己如躺
在轻舟般任意漂浮在这铺展着青翠
的绿海之中，享受这空寂的世界给
予的那份宁静。这让我的脑海里泛
起王维的诗句来：“独坐幽篁里，弹
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
照。”一个人，一片修竹，一架古琴，
一弯明月，构成了一幅清幽宁静、高
雅得几乎脱了俗的意境。有幸置身
于这样的境界里，仿如崇尚空灵的
诗佛，什么也不用想，唯有以一把琴
声，一段唱腔回报这来自大自然的
神奇馈赠。可惜当下，没有明月，没
有雅琴，但这清幽的世界依然让人
的心境澄清得似乎快要入定了，只
有时时几声啾啾的鸟鸣声让你听得
心惊肉跳，还有那随风而舞的叶子，
发着“沙沙”的响声来凑个热闹，不
过，那声音也是清脆、悦耳、悠长，恍
如天籁。快乐在竹海中流淌，烦忧
在幽境中淹没。每一刻，都好像经
历了一场心灵上的沐浴，使人忘记
了尘世间忘却不了的时光。

漫步竹海，竹韵悠悠。一枝一
叶的风致，如刀刻，似斧雕，铭在脑
中，镌在心间。她那正直有节的风
度，虚心而坚忍的品性，真是风韵透
彻，脱俗雅致。古代文人墨客早就
把竹定性为“四君子”之一，也是“岁
寒三友”之一。是啊，竹，就好像是
世外隐士，没有媚世之态，遗世独
立，虽高耸挺拔，顶天立地，却又百
般柔情，不哗众取宠，低调内敛；竹，
心无杂念，一尘不染，高风亮节，清
雅淡泊，不求闻达于莽林，不慕华丽
于山巅，朴实无华、宁静纯粹是她自
然天性。难怪乎，从古至今赞美她
的诗词曲赋文浩如烟海。这当中，
我对明太祖朱元璋的《咏雪竹》印象
深刻：“雪压竹枝低，虽低不着泥。
一朝红日出，依旧与天齐。”诗明白
如话，浅显而隽永。据说，朱元璋当
年乔装为民，巡视民情。有天来到

一个薛姓与祝姓杂居的村子，平常
薛姓倚仗人多势众，随意欺压、刁难
祝姓人家，弄得祝姓人度日如年，苦
不堪言。朱元璋清楚一切之后，妙
用汉字谐音，讴吟本诗赠予祝姓人
家，激励他们当效习竹之刚正、坚韧、
从容的品格，对未来要充满信心。说
来也凑巧，眼前就有一枝非同寻常的
竹子。也许长久地被困在幽林里，高
大同群的笼罩和挤压，她终日享受不
到阳光雨露。想来，这日子过得既痛
苦又无奈！放弃奋斗，甘愿在蹉跎岁
月中走向穷途末路？不！只见竹子
紧贴地面，匍匐折行了三五米，然后
旁逸斜出，努力把身子探向岩石之
外，吸收日月天地等大自然的能量，
从而壮大身躯，发散枝叶，现在和其
他竹子一样长得挺拔俊秀，婀娜多姿
呢。这刚强、坚忍、从容的生存态度
真让人感动！这不正是朱元璋要赞
美的精神吗？

同样令我敬佩的还有她的胸怀
与格局。无论当初是弱者还是后来
成了强者，她不循环内卷怪圈。在
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在自己的
世界里独善其身，默默地发自己的
光，以成就自己，惠及他人，兼济社
会。如此坦荡，仿如光风霁月！

忽然一阵闷雷再响，接着又是
小雨而至。有人快速钻进小车里去
了，我仍然坚持欣赏这枝独特的竹
子。我想起苏轼的《定风波》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
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
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
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我想人生总离不开风雨。有点
风雨，人生也未必完全都是坏事。
就像眼前的这枝竹子一样，倘若她
没有生存的压力，也许就没有今天
的婀娜俊秀，美得让人敬佩。

漫步竹海，犹如漫步在人生路
上，需要一份“吟啸且徐行”的闲适，
让生活的雨点，化作如歌的音符跳
动在心的琴弦上，定会流淌出“也无
风雨也无晴”的从容与淡定。在纷
繁的尘世，为自己寻找并拓宽一片
心灵驿站，驻足小憩，生活中许多不
能承受的疲惫和烦恼，顷刻间会随
风而逝。只要心中仍坚守那一片绿
色，即使生活有怎么的“微冷”，也会

“山头斜照却相迎”的。

竹海竹韵
□ 杨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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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些大红大紫的花色相比，我极爱蓝雪兰那
一抹魅蓝，十几年前第一眼见到它就沦陷了，一发不
可收拾。雨后的蓝雪兰总在黄昏时分显出几分忧
郁，那些淡蓝色的花瓣像被水雾浸透的信笺，写着无
人签收的诗句。这让我想起李商隐“留得枯荷听雨
声”的固执——有些美，本就不必结果。

可是最近两年又疯狂爱上了变化多端的三角
梅，女人，果然是善变的物种。若说蓝雪花是未寄出
的信，那么攀在墙头的三角梅便是烧到天际的晚
霞。它的炽烈与蓝雪花的清冷形成奇妙的呼应，如
同生命的两极：一边是克制的抒情，一边是肆意的宣
言。梁实秋曾说喝茶需“有闲”，其实看花更需闲心：
当指尖拂过菊花层层叠叠的花瓣，当目光追随三角
梅攀援的枝条，时间便慢成叶尖欲坠的水珠，折射出
生活本真的质地。街边小巷口的那个阿婆时常坐在
花下补衣裳，针线穿梭间，衣襟落满玫红的花影。她
常揶揄我“这么精心伺候这些花有什么鬼用”，而我
却撇见她缝补衣衫时嘴角的弧度，比任何实用主义
计算都来得珍贵。

晨露中的百合，则是另一种语言。修长的茎秆
托着皎白的花朵，像一盏未熄的夜灯。这一大片百
合是十几年前哥哥从广州给我带回来的几个小球，
如今已经繁茂如森林，年年盛放，从不缺席。日本俳
人松尾芭蕉写道“菊后无他物，唯有大萝卜”，道破了
雅俗之间的虚妄界限。去年深秋，我在河青寺寺院
的石阶边见过一株野百合，僧侣们踏着它落下的花
瓣往来洒扫——美与日常，原可如此浑然一体。

时间在花间走得慢。由清晨到日暮，由初春到
寒冬，在这里，耗费了我整个青春年华。我在搬弄
花草的时候，时常有流浪猫陪侍身旁，或许是因为
我平常在施鱼肠水的时会偶尔扔几个鱼鳃给它们
吧。最近发现那两只淘气的小胖猫频频对着蓝雪
兰垂涎欲滴，我赶紧抽时间把它那长长的春枝扎起
来，小猫望花兴叹，每每都用怨恨的眼神偷杀我。
我那点偷偷埋在花盆底的鱼肠水也逃不过它的魔
掌，见着我“喵喵喵”的宣示着。修剪三角梅最费
神，得想，得看，得比较，哪个枝条该留，哪个该剪，
时常耗费半天也做不出一个子丑壬卯时。独自塑
形时总得咬着一截绿棉线，小心翼翼地掰着铝线，
像给小姑娘扎辫子，常常又因用力过猛，把枝条折
断了，又得想办法用薄膜纸给它包扎。嫁接更费功
夫，用女儿淘汰的美工刀，削接穗时小指小心翼翼
地抵着刀背，依然逃不过受伤的劫难，云南白药、创
可贴是资深花友的居家必备产品。又是包扎，又是
嫁接，忙活到天黑忘记做饭是家常便饭的事，李生
又凑过来调侃：“哟喂，种个花，整得像个外科医生
一般。”我笑而不语。指甲缝里的泥永远洗不净，倒
也无妨——前日扦插的杜鹃冒了芽点，嫩绿拱破黑
土，像我腕上那块陈年烫伤疤。

三角梅从嫁接后抽出新枝要多少天？蓝雪花第
几场雨后才会褪去羞涩？朱顶红的花期可以撑多少
天？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就像我们无法计量一次次
的凝视对心灵的滋养。陶渊明采菊东篱时，绝不会
想到千年后有人用“花卉经济”评估他的悠然。而今
人追逐的“生活美学”，或许不过是学着古人，在水泥
森林里认领一寸开花的权利。

当暮色熏染过最后一朵朱顶红，忽然明白所谓闲
心，不过是允许自己成为大地上的一个逗号——在三角
梅燃烧的烈焰旁小憩，在蓝雪花飘落的瞬间驻足；蹲下
来数蒲公英的绒毛，或者等一朵昙花在深夜缓缓打开
——这些“浪费”掉的时间，反而让日子有了重量。就像
那个巷口的阿婆，一针一线，起起落落，连缀起跌宕的人
生；就像那个总在学校门口画花的少年，他画坏了的素
描本里，藏着比所有成功学更接近真理的密码；就像那
个整日戴着围裙在花间忙碌着的中年少女，一瓢清水，
一捧泥土，浇灌出比任何鸡汤都更治愈的平凡……

生活有时像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不如简单地活
着，且看花开花落。

花间闲心见天地
□伍卓琳


